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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的研究方向是希望能夠從工作責任
制，探討在中國的台幹為何走上責任制這條路。
但是當我以這方向做為出發點第一次到上海，卻
發現這套制度已成為台灣人工作競爭與證明自身
價值的一項武器。雖然我不知道這是媒體的循循
善誘所展現的成效，或是資方的恫嚇，成功的治
理了台幹。不過這些台幹，面對這制度，雖然講
得咬牙切齒，但是卻又認為如果自己不靠著這制
度維持被雇者的「優勢」，他們其實很難在中國
與中國人競爭、生存。不過這個研究方向卻因為
我對於這個已被深化於台幹的制度的敏感度太低，
以及自己能力上的不足，導致我在上海的一個多
月當中，毫無頭緒，每天就是與在上海的台灣朋
友吃喝玩樂。雖然看似在上海過著悠閒的生活，
但是心裡卻是愈來愈慌亂。於是乎，在不知所措
的情況下，玩樂了個把月，其中也結交了不少的
朋友，住的朋友家也一個換過一個。直到學校開
學才帶著已經被榨乾的錢包，回到台灣。
雖然第一次的初探，過程並不順利，但是本
著想對於勞動體制的不合理發聲，仍然是堅持著。
不過陳明祺老師認為這個題目繼續發展並不容易，
而且牽涉甚廣，包含制度的流變、台灣今昔變化，
以及制度移植之後的發展。因此在幾次密切討論
之後，老師建議我改變方向，並且不要放棄在第
一次田野初探之時，玩樂過程當中所建立起來的
人際網絡，並且就以此做為出發點，探究年輕一
代上海台幹的交際生活圈。雖然心中百般不願意
放棄原本自己的關懷，但是老師所言甚是，對於
勞動體制的研究過去已有相當的研究，要尋求突
破口並不容易，並且研究內容在時間與空間上，
都有相當多必須處理的部份，造成研究有相當的
困難度。而另一方面，年輕一代的交際生活圈是
一個未被開發的研究區塊，中國經濟的崛起，他
們成為社會當中的一個小齒輪，他們在上海並不
是優越且富裕的一群，他們不再像是台商一樣有
錢有閒。二個研究方向，不斷地在我內心當中角
力，難以取捨。最終我還是選擇轉向，雖然無法
探究遠赴中國的台灣人，在工作制度上如何被馴
化，不過卻能從更多元的面向關注台灣人在中國
的生活。
工廠生活
初入中國田野，是透過親友的引介及幫助，
在上海市郊住進一間台資化學塗料製造廠的台幹
宿舍幾週，在這個台幹宿舍當中的台幹並不多，
主要的原因在於企業進行本土化，僅留下少數的
台幹。在這幾週當中，廠裡給我非常大的自由，
我並不需要幫忙些什麼，也不用跟著學習。唯一
讓我感到不適應的就是每天早上六點半就要起床，
和所有的台幹們一起吃早餐，要努力的從被窩裡
爬出來，實在是相當的吃力。廠裡台幹宿舍扣除
掉偶爾來上海廠巡視的董事長，只剩下三個人，
其中僅有一名文員的年紀與我相仿。另外，有二
個年輕的台幹不住在廠裡，他們已經結婚而搬離
了台幹宿舍。其中一名是施工隊的負責人，另一
名則是負責文案及宣傳。平日上班時間，就是看
著其他人忙進忙出，而我則是做著自己的事。不
過因為在廠裡能夠自由發揮與運用時間，所以有
時就會跟著施工隊 1的負責人去看看如何拓展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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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本工廠製造出的塗料是賣給其他公司的施工隊做為施工用原料，但是 2006年起，這間台資塗料製造廠成
立自己的施工隊，企圖包辦從塗料製造到塗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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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雖然平日很少有機會在廠裡頭跟施工隊的負
責人聊天，不過他平日出去踩點時，總是會帶上
我，在車上就有較多的機會交流。舉凡如何挑選
時機點與客戶洽談，或是進到工地裡，該找誰來
談事情，什麼時機點談哪些事情，哪些案子一看
就可以去談，哪些案子是連問都不用去問，這些
「眉角」真的都是要經年累月的深厚功力才有辦
法去判斷。不過在談到跟太太的相處上，他就認
為上海的女人相當的自我。原來他的妻子是上海
人，他們在二年前生了一個女兒之後，他太太就
堅持不要再生第二胎，她並不是因為一胎化政策
而不願再生小孩，而是認為生小孩很累，已經生
過一胎可以向長輩們交待了，堅持身體是自己的，
愛生不生就由她決定，導致後來雖然也懷孕了幾
次，仍然會背著負責人偷偷地去墮胎。負責人在
這方面也是頗為無奈，只能任由她去了。在這部
份，顯示了台灣男人與上海女人的認知差異，在
家庭支配能力方面，過去原本就強勢的上海女人，
不再屈於台灣男人之下。相較於家庭政治的權力
更迭，台幹宿舍的權力運作變化就不那麼的明顯。
基本上台幹宿舍政治的權力運作以及排他
性，在過往的文獻當中都可窺見一二。台幹宿舍
是相對封閉的場域，且由於此台資廠位於工業區
當中，工業區規模相當大，在上班時間之後，工
業區內的路上，除了少數行經的大貨車，基本上
已是一片死寂，對於要外出到市區或是到熱鬧點
的地方，往往都要開車或打車半個多小時。因此
除非出差或是與人約在廠外聚會，否則平日的生
活是鮮少外出。再加上生活所需，多是透過保姆
在打理，因此與生活在廠外的人在下班之後就很
少、也很難會有接觸。再加上廠區並無大陸人的
宿舍，因此主要的社交活動多僅限於廠內的台幹，
成為較為封閉的系統。宿舍當中的交誼廳成為最
主要的社交場所，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單獨的房
間，但是通常在餐廳用完餐後，大多台幹都會在
交誼廳內吃著保姆準備的水果，以及看台灣的電
視節目，透過衛星，幾乎多數的電視頻道都可以
在大陸收看得到。不過週末時工廠週休，保姆也
跟著放假，廠內的台幹就會被迫離開廠區。有時
廠裡的幾個台幹會到市區的館子一起聚餐，結束
之後再到附近的小景點去逛一逛。有時則是各自
單獨行動，出去運動、找朋友、逛街，或是去些
景點。因為週末不會跟著其他台幹離開廠區的人，
往往都是為了加班把事情完成，或是為了看某部
影集、影片等，不想外出。再加上平日都是保姆
負責採買，所以一般台幹也都不甚清楚剩餘的食
材種類及數量，留在宿舍的人往往依靠其他台幹
帶回的食物，或是自己煮一些像方便麵、餃子等
能簡單處理的食物。
廠區內有一架籃球架供整個廠區員工使用，
但是卻很少有人利用，反倒是附近其他工廠內的
足球場，每天下午的換班及用餐時間前後，會有
二、三十人在踢球。即使廠區內設有簡單的運動
設備，但是卻完全沒有台幹去使用，主要的原因
在於時間的安排上，台幹與大陸員工的下班時間
並不一致，再加上住在台幹宿舍有共同用餐時間
的限制，所以台幹平日幾乎不會去使用這些器材。
而假日，因為廠區內休息，台幹會前往市區的球
場，與其他的台幹一起打球。2鮮少會有人單獨前
往球場，與不相識的大陸人一同打球。報導人認
為打籃球是一項團隊運動，跟不相識的大陸人打
球，往往無法認同他們的打球方式，與台幹一起
打球彼此較能溝通與認同。但是如果是跟大陸的
好友出去打球，因為對於彼此的打球模式以及默
契上較能熟悉，因此也較不排斥。
市區
結束了工廠的田野生活後，透過朋友的幫
忙，搬出工廠，在閔行區與一名台幹同租一層。
在上海地區，古北區與閔行區二區的台灣人數量
多於上海其他地區，主要原因在於古北與閔行二
區緊連上海市西半部的工業園區，雖不及上海市
中心及浦東般的繁華，但是因地處於市中心與工
2 這裡所指的與台灣人打球，並不表示到球場之後僅與台灣人報隊或較量。而是指台灣人相約到球場，會共
組成一隊對抗大陸人，或是對抗其他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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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之間，即便要前往上海市中心，也相當快速；
並且交通上，地鐵站都有行經，上海虹橋機場亦
在附近；在房屋租金方面卻僅是市中心及浦東地
區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另外因為台幹聚集，
許多台幹也到此處做起台灣生意來，因此就有更
多的台幹在此推拉力的作用下，選擇住到閔行與
古北二區。
生活在上海工業區的台幹並沒有太多的空閒
時間，通常正常下班回到家都已晚上七點多，需
要加班的時候，十點甚至是深夜十二點過後才回
到家的情況亦不少見。回到家中就很少會再出門，
每日回家之後的例行事務，吃飯、洗澡、簡單整
理、看電視，與台灣親友連繫、就寢，已花掉不
少時間。若因較晚的下班時間或是較長的通勤時
間，空閒時間更為壓縮。因此，平日的下班之後，
除了同事之間的邀約交際之外，基本上較少社交
活動。在這個部份，也造成我在研究上的困境，
既然多數的台幹在下班之後，不太願意參與社交
活動，對於我的研究邀約，多數人不是閃避不回
應，就是斷然拒絕。因此，在初入田野時，若非
透過友人的介紹，而是自己撒網抓魚，時常會遇
到軟釘子。
我住在閔行的日子裡，發現到店家為了爭取
顧客，紛紛祭出外送服務。我剛到達的第一天，
朋友與幾名同事正在酒酣耳熱之際，但是他們立
即拿出各式各樣的店家菜單給我，讓我自己隨便
挑幾家店、幾樣菜。原本我以為是先打電話去預
訂，然後再去自取，但隨即發現，幾乎所有的餐
點、瓶裝飲料、速食店、啤酒、甚至是便利商店
內的東西都有外送服務。一般店家只需要最低消
費即可以外送，有的店家（像是連鎖體系的麥當
勞、肯德雞、味千拉麵、必勝客）則是外送再加
收五到十元不等的外送服務費，外送服務都是送
達住戶門口。因為這邊的小區多數是沒有電梯的，
有時店家距離住的地方要走一段路，或是像飲料、
啤酒等比較重的東西，就會選擇外送服務。尤其
是平日下班回到家，換上輕裝之後，就往往會基
於各種理由而懶得出門，因此有愈來愈多的人選
擇外送服務。我住在閔行的幾週，也深深被這樣
的服務所吸引，以致於田野內容沒增加多少，體
重倒是增加了不少。店家告訴我，大多數外送服
務對象都是台幹，就是點個便當，或是點一、二
樣炒菜，配個白米飯或是炒飯，而且通常都要求
少放點油和味精。店家也覺得台幹在這裡，大多
數就是一、二個人住，要開伙也不方便，不像一
般家庭自己煮，所以外食的情況本來就會比較頻
繁。再加上與店家的口味合了，開了個外送服務，
客人下了班一回到家，打個電話，飯菜就送到門
口，有這樣的需求，自然而然就會有人做。
台幹平日的生活，其實與在台灣沒有太大的
差別，就是下班後，回到家休息吃飯。有些人會
裝衛星，收看台灣的頻道；有些人則是固定去買
碟回來看，或是直接在網路上透過土豆網、優酷
網等視頻網站，看影片或電視。甚至有訪談對象
告訴我，他覺得在大陸實在是太方便了，影音用
暴風、看片用土豆、聽歌用千千、下載找迅雷。
影視完全都不需要出門，比百視達更方便，而且
完全免費。除了看影片之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
是打電話回台灣。有些公司會設 IP電話，讓公司
的職員方便聯絡台灣，但大多數的人都是透過
SKYPE 或是 MSN 等方式聯絡。另外則是透過
FACEBOOK或是 PLURK這二個人際網絡社群平
台，獲取朋友之間的消息。住在市區的台幹生活
與住在工廠內的台幹生活大不相同。生活上並沒
有保姆照料，吃飯、洗衣、打掃都必須要自己解
決。雖然也有些人會請打掃的阿姨一週或二週到
家裡打掃一次，但是大部份的人覺得自己維持整
潔就夠了，並不需要再加上這些額外的花費。除
了保姆照料之外，更大的差別在於生活型態的不
同，住在市區的人，有時會與幾位親密的朋友一
同出去逛街購物，或是相約去看表演或是藝文活
動。有時也會三五好友一起去聚餐、抓腳，生活
樣貌相較於住在工廠宿舍的台幹更豐富多元。
在週末的時候，不管是工廠內或是住在市區
的台幹，生活都豐富很多。剛進到中國的台幹會
積極參與當地台幹大型社群聚會，但是大致上並
不會維持太久，主要的原因在於受訪者多數都認
為週末參加一場聚會，需要耗費大量的精神與人
交際，初期會前去參加，起因是好奇，以及為了
獲得周邊的生活資訊。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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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參加認識的夥伴可能因為調回台灣，或是其他
理由而減少參加大型聚會的次數，甚至不再參加。
很快的，面孔都換新了，早先建立的友誼也都不
知去向。所以多數的人對類似的大型聚會，都認
為可以去看看，結交一些朋友，但沒必要花太多
時間在這樣的聚會上。不過，仍然會有不少新進
的台幹，會透過一些網路平台的連結，組成小型
的、較為緊密的社群。像是 PTT實業坊、或台客
生活網等。進入群體的方式，也由過去辦大型活
動，吸引參加者報名的方式，改變成為透過群體
成員的引介進入。雖然聚會形式並沒有改變，但
是因為人員的組成有較高的相近性，或是熟稔度，
所以在凝聚力上就比過往的大型聚會社群更為緊
密。週末的生活，大致上就是到臨近的城市去看
一看，或是在上海逛一逛，有的人會選擇去運動、
打打球，有些人去參加活動，也有人會邀請朋友
到家中，打牌或是煮飯請朋友一同品嚐。
小結
雖然大部份的台幹都認為，生活方式並沒有
受到太大的改變，就如同在台灣的週末生活。雖
然是一個新的環境，過去積累的朋友圈都在台灣，
但是在這裡工作，仍會有新的交際圈產生，或是
自己主動加入某些台幹群體中。即使生活上有些
不同，但是台幹在上海的數量也不容小覷，很容
易就會產生自己在台灣的錯覺。
